




摧 枯 拉 朽 记

军向大西南进军参加成都会战纪事

未 明

一、坚定贯彻毛主席、军委的战略部署

年

师报告说，我 团前沿部

月

月，贺龙向人川部队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向

万多人于川陕交界的秦岭、

大西南进军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贺龙说：“中央指示，我们要先慢后快。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留住胡宗南部队

巴山地区，不要过分地对他施加压力。胡宗南部现在向巴山步步撤退。

我们不要紧逼，我们的战略任务不仅是要解放四川，还要把这部分敌人消

灭在四川境内，不使其溜到云南边境。我们现在动作慢一点，就是要待二

野部队封住敌人溜向云南的退路，那时我们就要快速前进！把他们包围

在川西地区，聚歼他们。”

军月下旬，坚守在秦岭天险的

队发现敌人前沿阵地人员减少，有撤退迹象。

师，要军军长张祖谅根据毛主席、军委对当前作战方针，指示

实施进攻性的侦察，弄清情况。若敌人主力撤退，要尾追前进，以战斗行

动牵制敌人，不使其逃脱。

前卫师 师按照军部指示，尾敌向凤县前进。进至百凤关，歼敌

团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俘敌

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人的主力

军军长张祖谅，指示前卫部队，为了不使敌人向川西流窜，不要急

追敌人。前卫部队要积极侦察道路，补充给养，拟制作战方案，派工兵排

除雷场，架好敌人破坏的桥梁，为追击积极作好准备。

日， 军举行向大西南进军的誓师大会并接受兵团首长的

多人。

天前已经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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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风雪交加下追击敌人，每个人肩负

个团。

月

到成都过年！

授旗。周士第司令员在讲话中强调要以生命保证军旗不受玷污。胡耀邦

主任要求部队在向大西南进军中英勇前进，消灭残敌

为新中国开国立新功！

部队听了，情绪空前高涨。

月上旬，二野部队占领了乐山、井研、内江、荣县、大足、垫江等地，

切断了敌人逃往西昌、云南的退路。

此时，贺龙司令员下达了部队兼程前进、急速追歼敌人的命令。

担任前卫师师长的郑其贵，要求部队要迅速攻占巴山险阻，直扑敌第

七兵团裴昌会的指挥部。对巴山的几道关隘，要以奔袭、强攻和穿插相结

合攻占。强调积极果断，不恋战，不要事事请示，追上敌人，消灭敌人就是

硬道理，就是正确的行动。

大巴山区的阳平关、五丁关、牢固关、七磐关、飞仙关，都是阻挡进军

的隘口。

多

好多天，部队没有看到敌人的踪迹了。前卫部队急得嗷嗷地叫。在

多公斤的重物，日行军

里，许多战士脚上都打了泡，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有怨言。

部队前进到陕南沔县的大安镇，终于追上了逃敌的尾巴。前卫团一

连发现敌人后，没有等后续部队到达，即向敌人开了火，打得敌人晕头转

向。当敌人顽抗时，二三连已及时赶到，很快投入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全

歼了一个团部、两个整营和一个专员公署。

团和

一营的战斗还没结束，为了不让敌人喘息，二营又冒着风雪，急行军

团。敌人走投无路，被我军全歼。接着又里，又追上了敌

上了敌

追到宁强城，没费吹灰之力，俘虏了敌人几百人。继续向七磐关追击，碰

团。敌人居高临下，正面攻击难度很大。于是三营迂徊过去，

团连克五关，歼敌

从后边攻击，不到一小时，又歼灭了这股敌人。

天来，战果累累。前卫队

团向敌后日， 团向广元的朝天驿追击时，师长命令

穿插，切断敌人的退路。

里，占领了红土关，攻下了大巴山的 团攻克了川

团在急风骤雨中，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军

个山头，配合

北门户广元城。

团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剑门关。

剑门关是进成都的咽喉，蜀道中最险要的关口，剑门关雄峰刺天，过



团尚团长让三营正面进攻，一营侧面迂回。

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这里的守敌是 师的一个团。关下栈桥被敌人破坏，山上有石碉，

山头有工事，敌人以为万无一失。敌师长下了死命令，说打得全部死在关

上，也不准后退一步。

为了攻克这个险关，

部队各连争着当突击队，指导员都背着装有连队请战书和决心书的

挎包到营里请战，不争到突击任务誓不罢休。

七连争到突击队的任务后，战士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在山上摸

着一个又一个石头，向关上攀登。恐慌的敌人，漫无目标地向下边射击、

打炮，战士借着炮火一闪的光亮，辨认地形，待到他们爬到离关四五十米

处时，看到了攻击的信号弹。各种火器响了起来。在火力的掩护下，战士

们奋勇向关上冲去。敌人恐慌了，立即有一个排把敌人缴了枪。二排长

随后进行政治攻势，四连进行搜索，敌人的团长率部投降，就这样，我军攻

克剑门关。

团立即改为前卫，该团三营坐着刚刚缴获的汽车，浩剑门关破，

浩荡荡地向川西平原驰去。

部队到达德阳，已经退下来的国民党裴昌会第七兵团已经失去斗志，

正在联系解放军要求起义。

团迅速向广汉追击，副团长陈克难听说敌一个炮兵营找解放军投

降，立即带一个排赶到广汉县连山镇。

他们到达连山镇时，发现镇内外公路两旁黑压压地挤满了敌军。有

的躺着，有的坐着，像是经过长途行军，个个疲惫不堪。副团长看到这个

新情况，沉着地命令一个排迅速控制了制高点，并让排长向敌人喊话。排

长高声喊叫：“我们是解放军，你们赶快投降！”

个团的番

这突来声音，惊醒了敌人。当他们看到我们已控制了制高点，吓得魂

飞魄散，没有一个敢抵抗，纷纷举手投降。经过清查，一共有

号，约四五千人。

月 日的午夜，该团到达成都附近的新都县。一个自称叫刘子舟

的新都县长前来迎接，说卑职已办好一切手续，等候大军前来接收。问他

“为什么没跑？”他说，国民党气数已尽，跟着也是陪葬。问他附近还有没

有国民党军队。他说，国民党的新编第一师昨天刚往赵镇方向去了。

王至诚团长没让部队休息，连夜追赶。追到姚家渡，在一个场坝上，



二、成都人民喜迎解放军

余人，解放县城 座 。

发现有 多个穿着呢子制服的军官在谈情况。这时，我们的指导员郑殿

武一个箭步跳了过去，指向一个主要军官说：“让你们部队集合起来投

降！”那个军官糊里糊涂，说你们误会了，“我们是新编第一师！”“我们没

有误会，我们是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敌人拖儿带女，

毫无斗志，乖乖地投降了！同时投降的还有附近西南绥靖公署的一个警

卫团！

军在将近一个月的战斗中，摧枯拉朽消

多人，受降

在这次向大西南进军中，

灭了敌人

月 日，困守在成都市区的国民党宪兵部队，向毛主席、朱总司

令、刘伯承司令员发出通电，宣布起义！

多万人（包括起义、投降、歼灭的）。成都会战胜利结束！

至此，成都取得了和平解放，云集在成都地区准备与我军会战的国民

党部队被歼

军进驻成都，并举行人城仪式。月 日，

日这一天，成都是少有的好天气。成都市主要街道国旗高

兵团决定

月

挂，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歌声嘹亮。

一茬一茬的市民向北门外拥来，刚刚宣布起义的国民党的城防司令，

也派出车队、军乐队到达驷马桥来欢迎解放军，在彭县宣布起义的国民党

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也从彭县赶来成都欢迎解放军。

成都市万人空巷，都云集在主要街道的两旁迎接解放军入城。

解放区的先头部队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文工团跟在

两旁载歌载舞。

一队队学生打着腰鼓，扭着秧歌，满怀激情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东

方红”、“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四方！

欢迎解放军的人们，呼着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有的亲切地和解放军

战士握手，有的要求解放军给他签字。

站在楼上的人们着急得下不来，他们也欲表示自己的心意，只好用彩

纸剪成纸花，从上边向解放军行列的战士抛去。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幼儿，为了表示对解放军的敬意和热

情，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束鲜花，交给手上抱着的幼儿，让他纯洁的小手，把



时，解放军在群众热烈欢迎中缓慢地

鲜花抛向解放军。

在入城式的部队中，开过来好多辆小吉普车。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但迷惑不解：他们看到里边坐的人，都穿着与其他干部战士一样的极

为普通的服装，臂上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人们诧异这么多的部

队，怎么没见一个大官来呢？

不知是谁认出了贺龙的相貌，激动地喊了出来，人们沸腾起来，潮水

般地拥了过来。人们纷纷议论着：“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官，没看到有多少

马弁，要是国民党有这么大的官员出来，后面的马弁得有几十个！”“看人

家当官的和当兵的一个样！”

一个成都记者向贺老总提问：“贺司令官，请你谈谈大军进入成都的

感想！”

贺老总诙谐地回答道：“记者先生，我们解放军没有官，只有员。我衷

心地感谢成都人民热情的欢迎。”贺老总频频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从上午 时开始，一直到下午

行动着。解放军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在哪里，恋恋不舍地不肯离去。

当部队向驻地走去时，远处高喊“向解放军致敬”的声音还不绝于耳！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

作者单位：成都市老新闻工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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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却似火

饶鹏飞

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自己难忘的故事。

记得那是 年冬季，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炮声隆隆，烽火弥漫。

其时，我在志愿军庆山部警卫连当文化教员。警卫连的战士，全是些相貌

标致、机智勇敢的小伙。根据战争的需要，庆山部首长要我带着警卫连第

八班驻守在平壤通往前线的干道上，以接应后续部队。于是，我们便在金

日成综合大学附近的要道岔口，找了一间没有主人、室内全空的贝式平房

住下，并在道旁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庆山部联络站”。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要找联络站的负

当时，庆山部在平壤郊区嵋山里设了一个基地，我们这个联络站属那

个基地领导。在我们驻军的干道上的岔路，直接通向嵋山里。一个天色

微明的清早，寒风卷着雪花，有辆苏式吉普车，尾部喷出一股黑烟，停在我

们站牌附近。车上下来两个

责人。

“你是负责的？”年轻人问。

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约

“⋯⋯”我点点头，但没有回话。这时，吉普车前门开处，又走下一个

来岁，偏着头问我：“你多大年纪？”
“ 岁。”

中年人便说：“小同志，是这样：我们是新华社的，现在车上没有汽油

了，不知你们能不能帮个忙？”接着，年轻人补充道：“他是我们新华社驻

朝鲜分社社长刘桂梁。”接着他又把新华社是什么性质的部门向我们作了

解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新闻界人士。我非常高兴，但又不

能不提高警惕。于是，我要刘社长和两个年轻人留下，派出小孟和另一名

战士同驾驶员到嵋山里基地去提汽油。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基地指导员李

德芝，交小孟带着。

在小孟他们去提汽油的时候，刘社长向我介绍，他是山东人，燕京大



米外的小孟发出

月下

旬。次年元月 日和

学毕业后参加革命，一直搞新闻报道。他要我学习写稿，反映战斗生活，

介绍英雄人物，就此不知不觉地我被他牵上了爬格子的道路。约一餐饭

功夫，小孟他们提汽油来了，说是李指导员欢迎新华社同志有机会时到基

地去采访，纯粹作客也行。

年刘社长风趣幽默，非常健谈。我们依依作别，这是

日，美军派出数百架

日午夜，敌机又对平

轰炸机，对平壤进行了

两次“地毯式”轰炸，投放了大量高空引爆燃烧弹，无数火团铺天盖地，朝

鲜的首都陷入一片火海。我们扑灭住房火焰，又去扑打金日成综合大学

大楼正在腾腾燃烧的烈火，终因火势太猛，加以没有灭火设备，眼见这幢

大楼毁于瞬间。之后，刘社长又驱车来看望过我们两次。原来，新华社与

我们住同一条街道，他们住在一个防空洞内。元月

壤进行大规模轰炸，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们住房旁边，房子炸塌了，我和

八班同志一起被埋在炸弹掀起的泥块下面。一根折断的房梁，扎在我的

耳旁，它未能把我扎死，反而支起一个空间。我睡在炕头。挨着我睡的是

八班长，他是东北人，个子高大，扛起斜歪的折断房梁，让我先从地下钻了

出来，然后一个个互救“出土”。八班长呼唤全班每个人的名字，惟有孟

宪章没有回音。约过 多分钟，才听到被炸弹掀到

呼号：“教员！班长⋯⋯”我们摸黑扑了过去，小孟再也没有声息了⋯⋯

战争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战争也锤炼了同一战壕人们间的友情。刘

社长得悉我们境况，立即与位于市内牡丹峰山麓的朝鲜通讯社电台联系。

这个电台所在地，凿有 个山洞，里面互通，经刘社长一说，朝鲜战友立即

腾出一孔，让给我们。洞前仍然是那条通往前线的干道，我们把站牌立在

洞口。这里与新华分社相距甚近，约百米许。刘社长还引荐一位用左手

记录的《真理报》记者，采访我们。我记得我的发言用了一句朝鲜话结

尾，“美国人‘蒙同古里汗戛儿’！”指美国的侵朝行动，像蠢人一样。

不久，我们约请刘社长与分社同志到基地作客。基地李指导员也是

山东人，与刘社长同乡。两人攀谈，十分投机。他们都有酒量，互劝不止。

刘社长说：“你们看，我这脑袋，平顶方脸，是块石头；老李，你那脑袋，椭

圆的，鸡蛋型 碰不赢我的！”我趁机插言：“我们指导员脑袋，炮弹型，

炸得开花岗岩的！”大家都哈哈笑着，痛饮不止⋯⋯

此后，随着战况的变化，我们撤离平壤，开赴前线，再也不能见到刘社

长。然而，刘社长鼓励我写稿的忠言，我始终没有忘记，无论在战争年代



年，我被当年军大湖南分校副政委张平凯将军

年在广州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青春的

还是和平环境里，我奋力笔耕，废稿成堆，只是不曾气馁，终于陆续在志愿

军报、战士报、羊城晚报、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消

息、通讯和文艺作品；

火花》；之后，我来到贵州，出了一本长篇叙事诗《芒细与椔梅》，一部反映

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硝烟梦》，一部自选文集《往事非烟却似火》，还有

本新闻理论专著。

年的老师加战友刘桂梁。他在新华社国际部负

物色，协助他在北京修改《彭德怀率师援朝》一书。这时张平凯将军已是

兵团级首长，他应我的要求，派他儿子张惕远，乘专用车，在北京复外新华

社宿舍找到了我阔别

年的变迁。

责多年，现为新华社高级编辑兼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显然，他认不出我来

了，但是我依然能辨别出他盘子脸和略呈方形的头颅。我提及往事，他如

梦初醒，双手捧握胸前，连声“感激”不止。他介绍了他近

这时，我从提包里取出两瓶酒，这是我在北京军区第四招待所改书的住处

买的，包装格外精美。刘老怎么也不肯接受。我说：“当年你要我的汽

油，喝我的酒，一点也不客气，现在竟这样‘两袖清风’了？”

“不，不，不！”他说，“我现有个毛病，不能沾酒。况且，我又不能见

它，见到它，一张嘴，我这条命就可能呜呼哀哉了！”

我只得摇头，张惕远为我把两瓶酒收拾好。刘老向我们详谈了他当

年接触彭老总和金日成元帅的一些场景，末了他还带着我们寻找当年在

朝鲜战地采访过的记者。

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平《彭德怀率师援朝》一书，已于

凯将军特意在前言中提及我修改此书一事。正当我要将此书馈赠一本给

刘桂梁同志的时候，却不料我在一张《新闻出版报》第一版上看到了刘桂

梁同志去世的消息。

他是我在战火里结识的启蒙老师，他是与我在同一战地互相关心的

战友。他离开了人世，往事非烟却似火。他作为一名热心的记者，其风范

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



在朱老总面前，大家都成了孩子

回忆 年的一次采访

年

里，分社社长邵挺军推门进来，要我夜里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参加一

个会。

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到了那里才知道，由威廉

表团即将访华，并将到成都来访问。他们之所以要来成都，是因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正在成都。去年，朱老总曾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给

他们留下很美好、很深刻的印象，此次访华，捷方要求会见朱德元帅。我

国外交部告知，朱德委员长到四川去了，我们请他回北京来会见你们。捷

方西罗基总理说，朱德元帅是中国也是亚洲的大英雄，怎能劳动他？我们

去成都见他吧，也看看他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儿。

主持会议的明朗同志（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说：这是四川解放以来，不，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总理，

一定要把接待工作做好。

明朗同志看了我几眼，缓缓地说：“你回去告诉邵挺军，这次外事活动

的文字报道由新华社负责，你们新华社要派一名得力的党员记者来采访

报道。”我听出了他的意思，嫌我太年轻、太嫩（我当时只有 岁半）。

我回去向邵挺军同志汇报。他想了一想说：“由你去采访报道吧。其

他的党员记者都下乡了，在家的党员记者只有你一个。”

省外办再次开会那天晚上，明朗同志看到又是我出席，便打趣道：

“哈，你就是新华社的得力记者啊！”我也用玩笑口气回答：“蜀中无大将，

廖化作先锋嘛！”

这次会议有外交部派来“打前站”的一位副部长参加。他说，昨天去

向朱德委员长作了汇报，请朱老总出面接待。朱老总说，他是请假来四川

喻权域

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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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只看机场外的公路

休息的，从事这样的国务活动，他得向中央请示。朱老总的纪律性真强，

他当即给周恩来总理挂了长途电话。周总理说：“贵宾专程去成都看望

您，您当然应该热情接待。”这样，朱老总才欣然同意出面接待。

明朗同志说，朱老总交代，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参观访问时，我们要如

实介绍，不许弄虚作假糊弄外国同志。朱老总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

一个村子，那里每户农民都住一幢小洋楼。厅里还有钢琴。朱老总怀疑

是故意摆给他看的，要求多看几家。主人陪他一连看了十几家，家家如

此。朱老总请女主人弹一曲来听听，女主人当场演奏，这说明确实是她家

自备自弹的钢琴。朱老总在参观途中经常临时叫停车，进工人农民家中

参观，家家差不多。朱老总说，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别怕在外国同志面前

露穷相。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艰苦奋斗几十年，争取富裕起来。

月 日上午，我早早乘车去成都凤凰山机场。那年头的凤凰山机

场没什么建筑物，临时搭了个彩棚，放些桌椅、茶杯，就算是候机室。省里

的党政军首长和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捷方代表团里也有民主党派）很

快到齐了。因为是第一次接待外国的高级代表团，大家有些紧张，全都站

在棚外，个个严肃庄重，没有人说话。稍远处是几千欢迎群众，人们不看

想亲眼见到朱老总。

远处开来两辆小轿车。大家以为是朱老总，热烈鼓掌，鼓乐齐鸣，一

拥而上。那两辆小汽车飞快驰来，在欢迎人群前面来个急刹车。车内跳

下几个人连连挥手大喊：“别鼓掌，别鼓掌，朱老总还在后面！”

过了几分钟，远处又来了

面，缓缓停下

辆小汽车。车行中速，到了欢迎人群前

。车门开处，下来的正是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大家先是

一愣，接着就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带锣鼓的忘了敲锣打鼓，几千人只顾高

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

万岁！”

朱老总慈祥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近处的人握手，一步一步地向彩

棚这边走来。彩棚边的要员们逐一上前问好，握手。我站在一旁发愣，不

知道我有没有与朱老总握手的资格。朱老总与省里的要员们握手后，跨

进棚里，很有礼貌地与小服务员们逐一握手。我胆壮了，也走上前，把手

伸向朱德元帅。

朱老总用两只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右手，慈眉善目地看着我，那是诚

恳的、亲切的、同志对同志的目光。在他眼里，人人平等，根本就没有尊



多年来，我每一想起那情景就要自责：为什么我当时卑、上下的区别。

不伸出两只手呢？朱老总是用两只手来握的啊！

握手毕，朱老总没有坐下，而是走到棚外，笑眯眯地与大家站在一起。

胸前挂满勋章、威风凛凛的贺炳炎上将（成都军区司令员），像小青年

似的蹓到朱老总面前，拉着朱老总衣襟，向朱老总脸上左看右瞧。他故意

惊诧地说：“总司令，您好像瘦了些。”

朱老总看出贺炳炎要开玩笑了，只嘿嘿地笑，没有说话。贺炳炎回过

头大声嚷道：“康大姐！你没有照顾好我们的总司令。总司令瘦了，你要

负责任，你要向大家作检讨！”

（指贺炳炎的夫人，可惜我没听清），让她管

康克清同志正在旁边与人闲谈。听到贺司令员叫嚷，她回过头来，以

大嫂子对调皮的小叔子说话的那种语气笑骂道：“就你个贺炳炎的闲话

多。看我回头告诉

管你。”

全场哄堂大笑。一瞬间，在场的所有“要员”都变成了“小孩子”。大

家围着朱老总看，有的说“果然瘦了些”。有的说“没有瘦”。朱老总嘿嘿

地笑，不表态。平时不苟言笑的邓锡侯副省长笑道：“贺司令员，你冤枉

我们的康大姐了！朱总司令红光满面，哪来的瘦？”

康克清得意地拍手道：“贺司令员，贺上将，你输了！”贺炳炎说：“你

们妇联好威风啊，哪个敢惹你们妇联的人？你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他们当

然要偏向你。”众人又是大笑。

朱老总慈祥地问：“炳炎同志，听说你经常乘车到大山里去打猎，是

吧？”康大姐打趣道：“你当司令员，不坐司令部，往深山老林里钻什么？”

贺炳炎做了个苦笑的样子：“司令部里闷得慌。我是当兵的，长久不打

枪，还算兵吗？成都坝子人口这么稠密，打靶要惊动老百姓，我只好钻进

深山老林去放几枪，练练手艺。”康大姐笑道：“你打猎可要小心啊。你若

把剩下的这只手臂摔断了，那就当不成司令员，也当不成兵了。”

众人笑得更欢。小服务员们也一起笑。

李大章省长笑对大家说：“我们中国有两位独臂将军。贺炳炎司令员

在战场上打断了右臂，中将余秋里同志在战场上打断了左臂。他们俩如

果并排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看不出他们各自只有一只手。”

贺炳炎继续与康克清开玩笑，斗嘴。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转换

话题。



⋯ ”

廖井丹说：“总司令，你是四川人，你说说，我们四川文学界是怎么回

事？作家协会两个主席，一个沙汀，个头那么高，专写短篇小说，不写长

篇；一个李劼人，个子这么矮，专写长篇小说，不写短篇。”

朱老总望了望高高的沙汀，看了看矮矮的李劼人，抿嘴而笑。

沙汀幽默地说：“写长篇，我写不过李劼老，写不过巴金，只好写点短

篇小说充数”。

李劼人性格开朗，一向活跃。他是成都市副市长，市里开会，有他必

然有笑声。今天在朱老总面前，他更欢畅，更来劲了。

“总司令，你把我调出四川，调到别的省去吧。我最不喜欢和沙汀在

一起共事了。他写小说的水平比我高，他的个子又比我高出两个头。我

和他谈话，要仰面朝天，好费劲哟！谈上半个钟点，我的颈项发酸，腰也

发痛。”

全场大笑。朱老总说：“你多来和我摆摆龙门阵嘛！我和你差不多

高，能平等说话，两不费劲。”

李劼人上前与朱老总比量一下，连声说：“不行不行，你还是比我高出

一个头。”

李劼人眉飞色舞，连比带划地对大家说：“我只喜欢和沈钧儒沈老在

一起。他比我矮一个头，我与他谈话是居高临下，那简直是一种享

受

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把什么“上级、下级”忘得干干净净。我想，

正是这种平等精神，使大家亲密无间，团结得很紧。

天上响起马达轰鸣声，贵宾的专机到了。一群“老孩子”赶快收敛笑

容，整理衣冠，恢复尊严。朱老总的秘书走过来，掏出一把小梳子为朱老

总梳头，用手巾掸掉朱老总肩上的头屑和皮鞋上的灰尘，整理好衣服。康

克清同志过来，上下看了一遍，点头认可。大家依次向停机坪走去，一切

按外交礼仪行事。

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陪西罗基总理及其夫人与欢迎人群见面，

挥手致意。我看数千群众虽然喊着欢迎外宾的口号，但目光全对着朱老

总和康克清同志。我悄悄问外交部来的一位年轻官员：“这会不会给外宾

留下个不礼貌的印象？”他摊开手说：“有什么办法呢？”接着又笑道：“我

看外宾不会计较。朱老总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崇敬的大英雄。朱老总

访问苏联、东欧时，那里的人群也是只看他，一个劲儿向他欢呼。”



当天下午，朱德委员长与贵宾们亲切座谈。夜里，李大章省长举行晚

宴招待贵宾，并请贵宾们观看晚会。朱德委员长一直作陪。次日，贵宾们

去都江堰、郫县等地参观。这些新闻，我都及时作了报道。

两天后，贵宾离开成都去北京，我方原班人马到凤凰山机场送行。朱

老总和夫人康克清陪西罗基总理和夫人乘车到机场，握手如仪，亲切

告别。

专机起飞后，李井泉、李大章请朱老总去青羊宫看花会。朱老总请省

里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一起去。朱老总交待廖井丹：花会要照常开放，不

得阻挡其他游客；大家分成几组行动，免得惊扰群众。

一行人来到青羊宫，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就分散去看花会。秘书

给朱老总戴上一个大口罩，游人还是认出来了，大家不看花会看朱老总。

警卫人员费了很大劲劝说，才使游人安静下来，不拥挤，大家分散到各场

馆等候朱老总前去。

参观结束，朱老总和民主党派领导同志来到青羊宫管理处那个院子。

他们进里面那个不大的会议室休息、座谈。我们几位记者，以及秘书们、

警卫们、驾驶员们聚在院子里等候。大家七嘴八舌，讲的是一个心愿：想

与朱老总合照一张相。

不知怎么的，院子里的人一致推举我进去请示。我说：“我可不敢去。

我们想与朱老总合影，只有请李政委（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

政委）出面。要向李政委汇报，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他那秘书厉害得很，

好训人。上次在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恰逢李政委陪彭德怀元帅去视察，

我和几位作家站在大路旁边的田坎上，想在彭老总经过时多看几眼。李

政委的秘书走过来，熊了我们一顿，硬把我们赶开了，气得几位作家在背

后大骂那位秘书。今天，那位秘书就在里面，坐在李政委身后。我去找

他，肯定会碰钉子。”

在场的人嘀咕道：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遗憾终生啦！

我的童心发作，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孩子气的主意。我请大家动手，

把周围办公室的藤椅搬出来，在院里摆放成月牙形。请四川日报摄影记

者李煊同志拿出三角架，架好照相机，布置出个合影留念的场面。我说：

“我不进去请示，你们也别再议论。待会儿朱老总出来，如果他往椅子上

一坐，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站到藤椅后面去，参加合影，什么话也别说。”大

家一致同意。



过了一阵，朱老总一行从休息室里出来了。一看院子里摆的藤椅，架

的照相机，朱老总笑嘻嘻地走过去在藤椅上坐下。李井泉、李大章与各民

主党派领导同志互相谦让一阵，依次坐了下去。

有慈祥如祖父的朱老总在，我们不怕谁来训，大胆地走到藤椅后面去

站好。李煊同志按动快门，照了两张；又请一位同志换他按快门，再照

两张。

照完，朱老总和省里各位领导相互告别，分头登车而去。我们留在院

子里的这些人齐声欢呼：“成功了！”大家高兴得握手、拥抱。

尽管如此，我回到新华社写稿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上头来查

问，来责怪。

结果出人意料。参加合影的领导同志都叫秘书打电话来要照片，而

且要放大的，越大越好。他们都交代，由他们自付洗印、放大费。

朱老总的秘书也来电话要照片，还笑着转述了朱老总的话：“我经常

见记者同志给我照相，从不见他们送一张照片给我。是不是怕我不给

钱呀？”

李煊和我，欢喜得像孩子似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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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访苏散记

李 克

月

年

月革命节

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

周年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这是毛

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为向国内外充分报道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

件，全力以赴。分社负责人李楠主要是在分社坐镇指挥，参加一些重大采

访；我和沈一鸣同志外出采写毛主席在莫斯科的日常活动。

日下午 时许，毛主席和代表团乘坐的银白色专机降落在伏

努克沃机场跑道上。毛主席身穿呢大衣，头戴宽沿礼帽。他一走出机舱，

机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缓缓走下舷

梯，接受了少先队员献的鲜花。早已迎候在机场的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

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迎上前去与毛主席握手、拥抱。毛主席在

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与苏联各界人士见面握手。当我驻苏联大使

刘晓介绍说：“这是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代表”时，毛主席笑着挥了挥手，用

带着很浓的湖南口音说：“噢！中国同志，那就不拉手了！”亲眼目睹毛主

席风采的中国同志感到毛主席的举止、言谈是那么亲切、自然。

毛主席本来事先就向苏共领导打了招呼，希望迎接的礼仪从简，但苏

方领导人仍全体出动欢迎，并组织了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在机场检阅了

三军仪仗队。在前往住处的途中，毛主席对陪同的赫鲁晓夫说：“我不是

请你们不要搞仪仗队嘛，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回答说：“是的，尤

金（苏驻华大使）向我们转达了您的意见，我们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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